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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一甲子两座桥，见证一个国家的跨越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完完颜颜文文豪豪

10 月 24 日，全长 55 公里、世界上最长的跨
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个横跨
伶仃洋海域，将香港、澳门和珠海连为一体的“超
级工程”，从开工那一刻起，就连续创造“世界之
最”，其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高，工程规模之
大，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

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
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
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 CB05 标段的
“战队”，正是在 61 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
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
家队。

61 年前的 10 月 15 日，在 5 万武汉市民的见
证下，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在苏联援助下建
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如今我国依靠自主设计、
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建成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
大桥，跨越大江大海的两座大桥，见证着我国桥梁
建设从技术落后、依靠外国援助到技术领先、完全
自主设计建造的历史巨变。

“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

今年 8 月 9 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南岸边，一
节重近 500吨的钢箱梁被从江面平稳吊起，与已
架设梁段精准匹配后临时连接，标志着武汉长江
上的第十一座大桥的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仅宜宾以下的长江
干流上，包括在建的长江大桥总量就达 138 座。

不过，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在长江上修
桥，曾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到
了中国近代，不少仁人志士为大桥建设设想、勘
测，却只停留在一纸蓝图上。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的长江大桥梦，终
于从蓝图走进了现实。

1955 年 9 月，23 岁的刘长元，刚从长沙的中
南土木建筑学院领取了毕业证书，就背上行囊，来
到武汉长江边的一座茶楼。不远处的江面，一项全
国性的重大工程正在施工建设中。

1950 年，当时的政务院指示铁道部，筹备武
汉长江大桥建设。经过一系列研究、设计、鉴定，3
年后，武汉大桥工程局(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前身)成立，决定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建
设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这座设计为八墩九孔、三孔一联的桥梁，从 4
号桥墩以北的工程，由汉阳岸边的第一桥梁处建
设(以下简称一桥处)，从 5 号桥墩以南，归武昌岸
边的第二桥梁处(以下简称二桥处)负责。

武昌一侧较为繁华，岸边众多茶楼旅馆，为了
建桥，改成了技术人员宿舍。到二桥处报到的第一
天，刘长元领了两条凳子、一大块铺板、两个灯泡、
一把锁两把钥匙，用凳子支起铺板当作床，装上灯
泡，就在茶楼安了家，“比现在农民工生活条件差
远了”。

风华正茂的年纪，一大批土木建筑专业的毕
业生，刚走出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土木
建筑学院等院校的校门，就跟刘长元一样，奔赴长
江两岸，住进了茶楼旅馆。此前，康士坦丁·谢尔盖
耶维奇·西林等 25 位苏联专家带着家眷，已经住
进了汉阳凤凰山上的小楼房。从多个单位抽调来
的 33 名工程师，来自湖南株洲的机电工、山东的

铆钉工、东北的装吊工等技术人员，1408 名复员
转业军人，来自各地的铁道兵，陆陆续续赶来，组
成了一支庞大的建桥队伍。

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庞大工程，终于开工建设。
今年初，在汉阳区一栋高层住宅楼里，86 岁

的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回忆起没有
大桥的年代里，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线上南来北
往的火车，被长江天险阻隔，南下的人们坐火车到
了汉口江岸，就下车换乘轮渡，到江对面的武昌徐
家棚车站等着。行李留在火车上，随空车皮和车头
分批装上渡船，上岸后，人们再走进车厢。

这种奇特的场景，被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
为，“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每遇恶劣天
气，江面轮渡就停航，一涨水，长江封航，武汉三镇
就断开了。

送别“百岁老人”，迎接“新生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连一个像样的桥梁
建设机构都没有。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建设长
江大桥，其难度和挑战前所未有。

1953 年 5 月，我国尚缺乏建设特大桥的经
验，所以请苏联帮忙鉴定把关，此后 28 位苏联专
家先后来到武汉，参与到大桥的建设中。

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和积累建设大桥经验，同
年 11 月，长江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水铁路
桥动工兴建，次年汉水公路桥也正式施工，两项工
程分别在 1954 年底和 1955 年底完成。

然而，1954 年，工程局在对长江河槽进行大
规模勘探后发现，水文地质情况异常复杂，世界上
流行的桥墩基础施工方法，在长江大桥建设中无
法采用。

那正是我国专家提出、苏联专家鉴定委员会
通过的方法——— 在世界桥梁史上运用了近 100 年
的气压沉箱法。

一生专注于桥梁建设事业的刘长元，后来在
电视上看到航天员在太空舱内穿梭的情景，总觉
得“蛮熟悉的”，他总会想到当年的气压沉箱
法。

“这种方法，要先将一个大沉箱沉入江底，工
人在箱内一个舱，另一个舱依照下沉深度注气加
压，气压与刃脚处地下水压力平衡后舱门打开，工
人下到江底在无水环境下直接施工。”

这种方法，在长江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采用这
种施工方法水深极限是 35 米，长江汛期长，每
年有八九个月水深大大超过这个极限；下沉到
30 米时，对工人健康威胁很大，当时缺乏专门
的医疗设备保证施工；需要工人潜入数十米深的
江底，开凿 6400多立方米的岩石，其困难和艰
巨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没有先例；有一个桥墩的
地质层，含有硫化物，沉箱工作室内会产生亚硫
酸毒气。

刘长元至今仍觉得，西林对武汉大桥的建成
有着创造性的贡献。老方法不能用，在所有人对桥
墩施工一筹莫展之际，这位苏联专家，想起了年轻
时的煤矿工作经历，大胆地提出了把煤矿上钻孔
的技术，应用到桥墩基础建设中。

西林首创的管柱钻孔法，要把一批预制好的、
直径 1 . 55 米的钢筋混凝土管柱，依靠机械的威
力打入江底，再在管柱内向岩层钻孔、灌注混凝
土，让它们在江底岩石里牢牢地生根，然后浇灌混
凝土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桥墩就从这个基础上
筑出水面。

“气压沉箱是‘百岁老人’，关于它有上百种书；
管柱结构、管柱钻孔法是‘新生的婴儿’，还没有一
本书。”西林的这番话，被桥梁史专家余启新写进
了有关长江大桥的书中。

从 1955 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
长达 6 个月的试验，最终验证了这种新方法的可
行性。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
在中国后来的桥梁建设中被广泛运用，让流行了
一百年的老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60多年后的今天，大桥桥墩建造采用了更为
先进的制造技术，曾经的“新生儿”也变成了“老
人”，已经退出了建桥的历史舞台。在武汉长江大
桥建设中，这种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我
国后来自主设计、建造大桥埋下了一颗种子，逐渐
生根发芽，变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力量，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桥梁建设者，不断突破新的技术难题，创
造一个个桥梁史上的“世界之最”。

蚂蚁啃骨头，自制新机械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风急浪大的海面
上，一台台先进庞大的机械设备屹立着，推动大桥
工程向远处延伸。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
起重船“振华 30”，具备单臂固定起吊 12000吨、
单臂全回转起吊 7000吨的能力。我国自主研发的
“天一号”3000 吨运架一体船、“小天鹅”号 2500
吨运架一体船、“大桥海天”系列混凝土工作船等
先进施工设备，成为“海上建桥利器”。大桥建设者
从零开始研究攻关，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外海沉管
隧道的施工安装。这些我国自主研发的桥梁建设
技术和机械设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当时间倒回至上世纪 50 年代，年轻的新中国
只得在苏联的专家与技术援助下，建设武汉长江
大桥。那个年代，我国连一块制造机械的大型钢锭
还无法生产，一台 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也只
能向苏联购买。

1955 年，新方法试验成功后，1 号桥墩进入紧
张的施工阶段。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建桥工人，用一
大块铁皮、钢板，在水中围成一个船体，四边抛锚
固定，中间留出桥墩的空间，就建成了一个钢围
囹。

刘长元描述，为了赶在枯水期建好桥墩，技术
人员和建桥工人，8 小时一个班，每天三班倒不停
工，晚上的江面灯火辉煌，蓝色工作装在钢围囹上
晃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很快，第一个难关出现了。如何把一个三人合
抱的钢筋混凝土大型管柱，穿过相当于四五层楼
高的泥砂，平稳地落在江底岩盘上，伤透了建桥队
伍的脑筋。

为了使管柱下沉，他们在管柱外用水冲泥砂，
在管柱内吸走泥砂，再加上一个 26吨重的混凝土
锤来打，看似可行了，管柱却始终“倔强”地不愿下
沉。

2018 年 1 月 24 日上午，武汉下起了小雨，冰
凉的雨滴夹杂着雪晶，敲打着长江边上的一栋老
楼。四层的一间老屋里，一台小电暖扇不停地摇摆
着脑袋，96 岁的钱学新，颤颤巍巍地找出一本厚
厚的相册。

比扑克牌略小的黑白老照片，紧凑地挤在一
张张硬纸板上。老人一手托着相册，一手指着照片
里的齿轮、钢铁吊臂、打桩机，向记者讲述 60多年
前，那一代建设者如何用这些钢铁机械，在水深浪
大的长江上建起 8 个巨大的桥墩，架起一条钢铁
桥梁。

1946 年，钱学新从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
后，到广州铁路局工作，7 年后随着大桥局的成
立，被调来参与大桥建设。

由于缺乏建设大桥的机械设备，大桥局只能
自行设计、研究、制造。钱学新与同事们，在汉阳一
处报废造船厂里，建起了一个小的机械制造车间。

锤打管柱的方法走了死胡同，中国就从苏联
引进一个 17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后来又买来
一个 30吨震动力的，但是桥墩的建造需要的震动
力高达 90吨。

这么大的机械，中国没有，苏联也没有。钱学
新和同事们，就依照苏联提供的图纸，根据小型的
打桩机模拟放大，着手研制一台 90吨震动力的打
桩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整个国家还没有大型的
钢锭，他们就从战后废弃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
厂里捡废料，“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将大块钢材
切割成机械设备需要的形状。”在制造车间，靠找
来的能工巧匠，用日本战后赔偿的几台普通的车
床、刨床，把小块钢材加工成齿轮、钢板、偏心块等
机械零件。

第一台 90吨震动力的震动打桩机，终于制造
成功了。当时的报纸描述，这部威力强大的打桩
机，放在管柱顶端开动起来时，一个巨大的管柱如
同铁钉扎豆腐一样，迅速地下沉到岩盘。

到了 1955 年底，用新方法、大威力打桩机建
成的 1、2 号桥墩，已耸立在江心水面上。

后来，钱学新又参与制造出两台单台震动力
达到 155吨的打桩机，两台合并起来作业，大型钻
机、射水机、抓泥机、吸泥机等机械设备，也从简易
的车间里被制造出来，建桥墩的难题迎刃而解，一
个又一个桥墩钻出江面。

今天，中国大桥建设的技术水平和大型设备，
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武汉长

江大桥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和
建造的大型设备，已跟随桥梁建设者的脚步，迈
过峻岭险滩，穿越百川千湖，跨过海峡深沟。在
世界排名前十的跨海大桥、斜拉桥、悬索桥中，
中国都已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数量。世界桥梁界
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 20世
纪 70 年代以前看欧美，90 年代看日本，21世
纪看中国。

一座桥与一座城的故事

相比武昌那边的热闹繁华，江对面的汉阳，
赵煜澄所在的一桥处要荒凉得多。曾担任武汉
长江大桥施工设计组织设计小组组长的赵煜
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汉阳，“老百姓少得很，很
多地方都是坟墓。”

那个年代的工人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中，热火朝天地为大桥建设奉献着力量。
“冬天江里风大，又冷，工人们穿着棉袄，就用个
带子腰间一系，能够挡点风。”今年 89 岁的赵煜
澄老人回忆道。

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住着工棚，说着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混杂着各地的方言，因为属于铁
道系统，就慢慢形成了大桥工人中特有的“铁
话”。后来一部分人留在了武汉，工棚变成了汉
阳江边的居民楼，从此出现一个叫“建桥新村”
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居民说着不是湖北方言、又
不标准普通话的“铁话”。

1955 年的国庆节，放了三天假，赵煜澄加
了两天班，剩下一天，办了场婚礼。那是一次再
简单不过的婚礼，“晚上找来几个朋友，在汉阳
借了同事一间宿舍，一起吃点花生米、糖果，就
完了，没什么仪式。”

大桥建设时，机械化水平还不太高，不少工
期需要大量的人力，武汉市每个区每个街道的
老百姓，就自带干粮，轮流跑到工地上，用原始
的人挑肩扛的方式，参加抬沙子、卸水泥的义务
劳动。

不只是武汉，为支援大桥建设，全国 24 个
大城市，包括 48 个大型工厂企业都曾为其出过
力。

江城武汉，曾经举全城之力建设一座桥，在
此后几十年间不断续写着城市与桥的故事。如
今的武汉市，形成了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工程
施工、装备研发、材料研制、监理与咨询等桥梁
建设的完整产业链。

这座城市的建桥企业，设计勘测、施工、监
理了近百座长江大桥，长江干流 138 座大桥，八
成为武汉企业建造。去年的中国国际桥梁博览
会在武汉举办，中国(武汉)国际桥梁科技论坛，
已变成桥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之一。
作为新中国桥梁建设的发源地，武汉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国建桥之都”。

大桥的建设紧张又紧凑，一个桥墩还没建
成，另一个桥墩已经开工，8 个桥墩刚建好，大
桥钢梁就已经准备就绪。

1956 年 7 月 7 日，“哒哒哒”的铆钉枪的声
音，第一次响在长江的上空，大桥钢梁开始安装
架设。当时的焊接技术还很落后，专家提出用铆
钉衔接钢梁，这种方法对技术有着堪称严苛的
要求：铆钉之间的距离不能有 1 毫米的差错，铆
钉与钉孔的空隙要在零点几毫米之内。

赵煜澄回忆，钉孔直径是 26 毫米，铆钉应
该是 25 . 7 毫米，铆钉要在焦炭炉里烧到 800
度，工人用钳子夹起来甩过去，铆钉枪从两侧哒
哒哒地固定铆钉。

铆钉装了 1 万多颗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铆钉和钉孔之间有空档，最大的有 2 毫米，“万
一松了，这个桥就躺掉了。”

大桥局紧急决定，一万多颗铆钉，全部捅掉
作废。停工一个月的时间，中苏两国专家，反复
讨论、试验，最后把原来的半圆头普通铆钉，改
成高头锥体铆钉，再安装发现铆孔基本都能填
满，有的只差 0 . 4 毫米，达到了工程标准。

长江上空又响起了密集的“哒哒哒”的声
音。一条“钢铁长虹”渐渐在江面上展露雄姿。

一座桥的建成，为我国培养了一代桥梁建
设人才。从大桥局成立开始，不到五年时间，各
项工程培养出 90 名工程师、153 名技术员、9
名技师以及 1634 名技术工人。1408 名转业军
人，已经成为各种技术工人、技术领导人和管理

干部，3 年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几乎全部成长
为工程师，每个都能在桥梁建设中独当一面。

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竣工，数以千计的桥
梁建设者，陆续奔赴全国许多大小江河，参与修
建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重庆嘉
陵江公路桥、南京长江大桥……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桥梁建设者在
江河、山谷之间架起一座座大跨度桥梁，中国人
建桥的智慧和力量也在走向海洋。2005 年，我
国第一座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建成通车，此后相
继建成杭州湾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泉州跨海
大桥等多个跨海大桥工程。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毛泽东主席曾数次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
1956 年 5 月底，63 岁的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
6 月 1 日、3 日和 4 日三次横渡长江，在第二次
横渡长江时穿过施工中的大桥。

此后，他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
头·游泳》，“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
南北，天堑变通途……”诗中的“一桥”，正是建
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大桥的美术设计方案，在建设初期，便向全
国征集。已故著名桥梁设计专家、桥梁美学家和
桥梁史专家唐寰澄，当时在大桥局总体设计组
工作。1954 年，28 岁的他，也提交了一份桥头
堡的设计方案。

据唐寰澄长子唐浩介绍，父亲年轻时会弹
琵琶，喜欢中国画、水彩画，对古典建筑、古
代桥梁很痴迷， 1953 年在故宫看到首次公开
展出的清明上河图，就被“汴河虹桥”深深吸
引住了。

在设计中，唐寰澄借鉴清代黄鹤楼的“攒尖
顶亭式”的建筑风格，运用大镂空长窗以及莲花
宝座，联想到西方教堂的圆形穹顶，将东西方元
素、中国古典传统融合到现代桥梁设计中。

在入选的 25 个桥头堡设计方案中，他的设
计排名第 25 位，在一大批城堡、高塔中，被评为
三等奖。所有方案在中南海怀仁堂展出，周恩来
总理选中的方案，正是唐寰澄的第 25 号。“当时
国家讲究节省造价，我的方案造价是最低的，也
很美观。”他后来回忆说。

1957 年 5 月 4 日，大桥钢梁顺利合龙。同
年 10 月 15 日，5 万名武汉市民涌上长江大桥，
见证大桥落成通车典礼，“万里长江第一桥”就
此诞生。

通车那天，赵煜澄和几位建桥先进工人干
部，坐在头三辆敞篷车里。火车司机殷海林，驾
驶着有史以来第一列从北京开往南方边境的直
达旅客快车，通过长江。79 岁的何香凝坐着轮
椅，参观了大桥。

那两年，在建桥新村，有 25 个叫“建桥”的
新生婴儿，还有 15 个“汉桥”，9 个“建成”，以
“桥”起名，成为了年轻父母赶时髦的事情。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
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 2600 余座大
桥，总里程 2000 余公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桥
梁建设队伍，早已走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非
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起一座座大桥。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曾
说，“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几乎没有中国
人不能造的桥”。回首我国半个多世纪的桥梁
建设史，从在苏联援建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
桥，到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
再到如今自主建造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中国的建桥史，折射出中华民族从依靠外国援
助走向独立自主的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国工程
建设从“零”的突破到走向世界之巅的宏伟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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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世界瞩目的港珠

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

集结了中铁大桥局 、武

船重工 、中铁宝桥等各

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

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

中工程量最大 、结构形

式最繁杂的 CB05 标段

的“战队”，正是在 61 年

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

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

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

国家队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

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

计建造了 2600 余座大

桥，总里程 2000 余公

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

桥梁建设队伍，早已走

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

非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

起一座座大桥

两座大桥建
造现场的新旧照
片，记录着我国
桥梁建造技术 、
装备从落后走向
先进，从依靠外
援到走向自主创
新的历史巨变。

 2017 年 5
月 2 日，港珠澳
大桥岛隧工程海
底隧道的最终接
头在伶仃洋主航
道吊装下沉对接
完成（无人机拍
摄）。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武汉长江
大桥建设施工现
场。

图片由中铁
大桥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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